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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法国作家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的《潜》，涉及多种文化背景，包括

阿语、西语等多种语言，具有很高的翻译难度。余中先长期致力于法国现当代文学

的翻译，译文准确精当。

获奖感言：做文学翻译前后算来已经有30多个年头，出版的书也有六七十本，
字数没有算过，可能已经上了千万了。我认为，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教学）相结
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我也在这样做。
另外，翻译也是一种学习，每一次翻译一部作品，总觉得自己有所提高。这次获得
鲁迅文学奖，是对我工作的某种肯定，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还是可以干出
一些名堂来的，当然，前提是态度要认真，工作要细致，外语要学好，汉语也要好。
在这个方向，我还没有达到顶点，还能有所长进。

一时间里，我满脑子就是2013年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海中潜水的情景，为翻
译奥诺-迪-比奥的那一部小说《潜》，我确实在大海中好好地潜了一次水。从海水
中钻出来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感受一下子难以用语言说清楚。后来，当我翻译《潜》
描写潜水的章节时，我感觉到，作者早就把我能有的感觉写到了极致，而我对他文
字的翻译，无非是重新体验了一把我当时的感受而已。

授奖辞：李娟的散文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遥远的向日葵地》中，那块

令人忧心的年年歉收的田地，不竭地生长着天真的喜悦。她的文字独具性灵，透明

而慧黠，边疆生活在她的笔下充满跳荡的生机和诗意。

获奖感言：我很喜欢种花，我觉得植物的生长是这个星球的奇迹之一。它们是
所需最最微小的生命，只要有阳光、空气和雨水这些免费之物就能无限繁衍。它们
看上去最坚韧，然而也最脆弱；它们没有眼睛，哪怕生活在阳光下，也只能如黑暗中
摸索一般试探着生长。10年前，当我手持铁锨，站在百亩葵花地的边缘，面对无边
无际的金波绿浪，则更为无力与茫然。但同时，心中也激荡着生存的豪情，感到孤
独又自由，激动又微弱。

写作是我攀附世界的蔓条，扎根人生的土壤，是我的光合作用。可能我也是一
株植物，持续生长、无际蔓延就是我的全部了。而不是今天结个西瓜，明天再长把
豆子，样样都试着来一点。如果有一种方式已能足够疏解心中淤块，有一条路已经
足够通畅易行，我就没必要再去尝试别的。我想把一件事做到底，一砖一瓦地缓慢
建设到底。这可能是我的缺陷，但也是我的野心。谢谢每一个曾在我的葵花地边
驻足停留的人们。

授奖辞：《流水似的走马》具有轻盈的速度和力量。鲍尔吉·原野将茫茫草

原化为灵魂的前世今生，他怀着巨大惊异注视一切，草原的万物如同神迹，草原

上的人生如同传奇。由此，他为悠久的草原文明提供了雄浑细腻的美学镜像。

获奖感言：我经常去牧区采访，原本是想搜集写作素材，可是跟牧民们接触
之后，被他们的善良、诚实和单纯打动，觉得搜集素材很可耻，索性扔掉采访本，跟
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觉得这是比写作更重要的心灵洗礼。在赤峰市的牧区，
吉布吐村为我一个人举办过篝火晚会，牧民们从很远的地方骑马骑摩托车过来，
他们在篝火的火光里，一个一个地过来看我的脸，他们看得那么认真，我知道他们
在看自己民族的作家长什么样子。我很不好意思，也感动，我庆幸夜色挡住了我
的脸，没让他们看出我脸上泪水纵横。索布日嘎的牧民为我办过赛马比赛，我看
到那些马跑得大汗淋漓，跑完被牧民牵着遛弯，我十分震惊，我真想像尼采那样抱
着马大哭一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享受这样的尊荣呢？这时候我明白了，一
个民族要管好自己的吃和穿，自己的马和牛羊，还要找到自己文化的传承人。
它不管这个人长相好看不好看，它需要这个人诚实和爱的心灵记录，同时会用
你想不到的方式褒奖你。失败只属于个体的人，文学永远不会失败。

授奖辞：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之作。再现历史

风云，复活先贤形象，访幽寻微，融典籍记叙、文学想象与实景考察于一炉，显示了

敏锐的思辨才华、知人论世的情怀和“文以载道”的风骨。

获奖感言：《时间的压力》是一部“阅读”古人之书。阅读了自先秦的屈原、商鞅
至明末清初伟大少年夏完淳，共9位古人，时间跨度达2000年。若说历史是消逝了
的时光，那么也可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与成长。历史是一本苍茫大书，根源于
人性是一本苍茫大书。对古人在他们特定时空下承受的压力，他们真实的爱恨情
仇，能够真诚感受，才能付出“同情的理解”。我把解读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
作对抚养自己传统的一种回报。养育出什么样人物，就是什么样传统。

奖项有对一个人文学成就进行判断的作用，但本质是一种奖励、激励，更根本
的判断只能交给读者交给时间。我的作品若多少具备点鲁迅精神，我就多少可以
减少点面对这个奖的羞愧。获奖对我写作心态会有影响。今后的时间里，会另有
一种特别的“压力”:写出更好的作品，对得住这个奖。

我想，一位中国作家，当他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若能读一读鲁迅，或至少想一
想鲁迅，起码能使作品免于过分媚俗与浅薄吧。“阅历”的深度，应当能决定写作的
深度。

授奖辞：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深入探讨百年来

不同文学场域的冲突、互动和转化过程，视野宏阔，立论周延，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

史理论话语作出了创新性探索。

获奖感言：40年前，中国经历了一次伟大转折，它是以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为先
声的。我是直接的受益者。由此，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任教、写作，几乎大半
生都在校园里度过。我在课堂上讲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陪伴我丰富而孤寂岁月
的，是鲁迅、胡适、巴金、胡风、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萧红、艾青、贾植芳等现代
作家的书，他们是我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榜样和前辈。我经常会出
现这样的幻觉：我所研究的诵读的讲述的作家和作品，汇集成一条汹涌的精神大
河，浩浩荡荡的水势会淹没我，然后又把我裹挟着往前，我和我的同行们、学生们、
所有的文学从业者和读者、爱好者，都会感受到这样的精神洗礼。

真正的治学之旅，与人生之旅一样，迷茫困顿总与努力追求相伴随，其中甘苦
难以道尽。我真诚地期望我们的文坛和理论界，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要善
待和尊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精神劳动，要允许理论工作者在探索中发生错误和偏
颇，要让精神园地在真正的学术争鸣中创造出万紫千红的世界。

文学理论评论奖

授奖辞：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辨析当代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诸种

表现，召唤蕴含情感、责任与理想的历史书写。明辨是非，破中有立，气盛言宜，充

分显示了批评锐气与理论锋芒。

获奖感言：如今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令人困惑又让人兴奋，作为亲历者，我无法
看清它的面容。坦白讲，作为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相关工作的渺小个体，我有时候
难免会有自我怀疑与诞罔的时刻。这个时候先贤的楷模、师长的鞭策、朋辈的友
爱，如同阴晴不定的雾霾中的暖火明烛，在日与月的缝隙中支撑我们勉力前行。

严肃文学在我们时代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体的精神事业，个体由切己的感受、体
验与情感出发，以记录、描摹和想象，抵达普遍与总体的认知、思考与塑形，由此它
试图摆脱形形色色话语的操控，冲破林林总总惯习的牢笼，建立起自己无法替代与
置换的王国，在资本、权力和技术的笼罩性语境中反倒获得了创造性的自由。文学
的小世界通向历史与社会的大时代，这便是我对我们时代理想文学及文学评论的
信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做到抉心自食、爝火不熄，能否始终以剖析自我与
他人为基点不断地自我否定与更新，能否像鲁迅那样既关注个人又超越自我、以无
穷远方的无数人们为念？就我个人而言，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这是一场没有地图
也没有终点的旅行，我愿意和同侪一道继续探索。

授奖辞：白烨的《文坛新观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自觉运用文学现场的观察和分析。视野宽博，持论恳切，体现着对当代文

学健康发展坚持不懈的责任担当。

获奖感言：文学批评是个体的活计、寂寞的事业。从事文学批评，需要“只管耕
耘，不问收获”的初心，更需要远离热闹，甘于寂寞。就我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体会
而言，历经不同时期的风风雨雨依然置身于批评的队伍，挺身于批评的阵地，批评
热情的持续葆有很重要，批评精神的顽强坚守更重要。我这次以《文坛新观察》收
获鲁迅文学奖，重要的一点就是凭靠对于批评工作的坚持，对于批评精神的坚守。

文学批评向来是文学事业中与文学创作双轮并行的一轮、比翼齐飞中的一
翼。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自身日渐分化，文坛整体日见泛化，新型传媒日益
强化，这使得文学批评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与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种环境氛围中，
文学批评没有为之气馁，也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审时度势中不断调整，在左冲右
突中砥砺前行，在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文学倾向的分析与研判、文学创作的推
介与批评、文学新人的发现与扶持等方面，都以多方面的努力、多样化的成果，为文
学创作的持续活跃和文学事业的走向繁荣，做出了自己应有的重要贡献。

文学翻译奖

授奖辞：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Ⅰ:创世纪》，呈现被遮蔽

的拉美镜像，构建现代拉美人的身份意识。译者路燕萍熟谙拉美历史文化，译笔流

畅生动。

获奖感言：作为一名普普通通、资历尚浅的译者，能得到鲁迅文学翻译奖的认
可，是莫大的荣幸，但此刻我内心的惶恐多于喜悦，冷静多于兴奋，因为我清楚地知
道，这个奖项属于《火的记忆》原作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身为记者
的加莱亚诺曾与玻利维亚锡矿工人们生活了一些时日，临别前夕，他们聚在一起读
书、唱歌、聊天，当晨曦微现，工人们即将返回矿坑开始繁重工作之时，他们突然不
约而同地安静下来，请求加莱亚诺给他们讲讲大海的样子。在远离海洋的高原地
区，这些工人一辈子也去不了海边，加莱亚诺也没有办法带他们亲眼目睹大海的浩
瀚，只能努力寻找能够如海水浸润他们的语言来描述。于是，我斗胆地把加莱亚诺
遵循的写作意义延伸到文学翻译领域，许多读者一辈子也读不了其他语言的原著，
而译者的职责是必须努力寻找最忠实于原著的表达，帮助读者认识原著。翻译《火
的记忆》过程中，我一直恪守保持作品原貌的翻译理念，力图保留加莱亚诺信守的“少
即是多”、无声胜有声的简练文风，但有一些节奏、韵律和文字游戏的元素很难对等表
达，此外，个人才能有限，难免有错误和纰漏之处，期待再版时能够修订。

授奖辞：贺拉斯是古罗马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李永毅沉潜多年，译出古拉丁文

《贺拉斯诗全集》，书中70万字的逐行评注颇见功力，体现了深湛的中文修养和古典

学水平。

获奖感言：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诗歌的翻译是残酷的艺术。诗是语言的极致，
却又似乎离语言最远。诗的内涵最飘忽不定，诗的语言携带的踪迹最多，要把一首
诗对母语读者唤起的整体感觉用源于另一种文化的语言重新呈现出来，几乎是不
可能的事情。然而，诗歌的翻译者必须在这种不可能中寻找可能。一首好的译诗
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出原作者。因为译者必须既是诗人，又是匠
人，他既要用诗人的悟性和匠人的精确去把握原诗，又要用诗人的才气和匠人的细
致把原诗的语言和语言后面隐隐发光的东西尽可能地用对等的水平转换过来。

《贺拉斯诗全集》是我最耗心力的一部译作，如今得到认可，自然深感振奋。
文学翻译是用别人的思想和情感来创作，有它特别的挑战和乐趣，将外语译成汉
语，也是在测试汉语的可能性，拓展汉语文学的边界，丰富其内容。写诗30余年的
我享受这个把拉丁语诗歌变成汉语的过程。我愿继续与拉丁语诗歌相守，从侧面
为中国诗歌贡献微薄之力。

授奖辞：意大利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史诗《疯狂的罗兰》是中世纪骑士

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文艺复兴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王军“以诗译诗”，以中国戏曲

文学语言模仿原诗的韵律与风格，是对翻译艺术的有益探索。

获奖感言：初次与《疯狂的罗兰》会面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意大
利罗马智慧大学文学院进修。虽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这部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
作，但它所讲述的精彩故事却已经深深地吸引着我。20年前，我萌生了翻译这部巨
著的想法，曾就翻译策略做过一系列的试验，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动笔。七八
年前，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上。《疯狂的罗兰》是一部由近4万行诗句组成的长篇骑士史诗。
起初，翻译工作进展得很慢。深刻理解意大利诗歌语言并不容易，更何况是500多
年前的诗歌语言，而且还要照顾译文的准确、优美和诗句的字数、节奏、脚韵，因而
每天只能翻译三四段。后来则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着迷，翻译的速度大大加快。如
果说小说的翻译不易，那么诗歌的翻译就更难，翻译篇幅浩瀚的史诗更是难上加难。
这是因为诗歌的内容比小说更浓缩，语言更具有概括性，使人更觉得：只能意会，不可
言传。此外，诗歌对艺术形式具有更严格的要求，因而人们也必然会苛求诗歌译文
具有相应的艺术形式。尽管翻译诗歌很难，但我们必须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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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立论审慎严谨，分析细

密精微。在重新打开汪曾祺的意义空间的同时，也为当代作家实现对传统的创造

性转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镜鉴。

获奖感言：作为近40年文学的观察者，我偏好在这样的脉络中研究当代文学
史，讨论当代作家作品，即在来龙去脉中对当代文学做“关联性”研究。当我讨论当
代文学与“旧传统”、“新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我不时和汪曾祺相逢。汪曾
祺是位有“异秉”的作家，但他的创作并非孤立的现象。汪曾祺衔接了“旧传统”、

“新传统”和“外来文化”，在贯通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换，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
格。汪曾祺的选择和转换，在当下仍然具有启示性。当我试图对汪曾祺和汪曾祺
创作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时，一些困惑消除了，一些困惑产生了，我在行文中留下
了自己思想、精神和文字的状态。

重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成就之一；这一关
系建立在文学信仰基础上，生存于健康的文化生态中。如果意义、思想、价值、审
美、诗性、彼岸等仍然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
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考验。

授奖辞：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从传播接受的视野重构当代文学

史的总体图景，以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审美批评的综合方法探究文学的生产机

制。材料扎实，体系完整，富于创见。

获奖感言：《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获得鲁迅文学奖，体现了文学界和学术界
对文学传媒研究的关注和重视。以前的文学研究大都以作家作品为研究中心，忽
略文学的传播接受，忽略读者的作用。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崛起，在媒体日益多元化
的格局中，忽略传媒对文学的深入影响，已经很难准确把握文学的发展态势。文学
传媒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论。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
跨学科视野、内外结合的视角、偏重实证的研究路线、对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别开生面的新天地，已经成为学科发展新的生长点。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代文学传媒研究还不够成熟，不少研究成果缺乏
历史视野，与研究对象靠得太近，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在学术
规范、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应该不断完善。我个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调整，才能
在学术上有所成长，也希望有更多的学术同行进入这一片开阔的领地，共同创造更
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

鲍尔吉·原野《流水似的走马》

夏立君《时间的压力》

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

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

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

白烨《文坛新观察》

路燕萍译《火的记忆Ⅰ:创世纪》

余中先译《潜》

李永毅译《贺拉斯诗全集》

王军译《疯狂的罗兰》


